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缪佳祎 摄

在定海人的记忆里，东海东路从
来不只是一条街道，但它确实是上世
纪90年代定海商贸苏醒、遍地开花的
鲜活缩影。这条繁忙的老街，更是藏着
一座千岛小城改革开放后的市井生
机，几十年商铺兴替，写尽舟山市井商
业的时代沧桑。

上世纪90年代初的东海东路，夹
带着80年代老定海的朴素气息，显现
商贸起步的崭新模样。道路两旁多以
低矮的平房为主，门面大多不大却每
户热闹，平整的柏油马路拓宽了，为商
贸往来铺好了根基。国营副食店、五金
杂货铺、数不胜数的温州理发店拔地
而起；日用小百货、箱包一条街、粮油
门市部、鲜花礼品店也夹杂其中；那时
的商家不懂包装，也不懂花哨促销，仅
凭热情、踏实、守信，渐渐积攒了客源，
撑起了全家人的希望。

彼时的经营节奏安稳从容，尚存
着计划经济的余韵。国营店铺是老定
海人采买的优先选择，货品摆放规规
矩矩、价格清晰明朗，每逢节假日，市
民都会不约而同地上这里置办各种日
常用品。那会儿个体商贩大多是小本经
营，也有售卖本地明珠鱼片、晒干的虾
干等海货，外包装并没有精致奢华，只
是简单实用袋子装货即可。朴实的买卖
里，藏着老定海人独有的经商之道。

至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东海东
路的商贾风貌发生了脱胎换骨的改
变。市场改革的大潮涌至千岛新城，国
营店铺慢慢退出历史舞台，个体商铺接
连破土而出。从前仅有的杂货与海货买
卖愈发变得鲜活热闹起来，时装店、美
发店、皮鞋铺、箱包店、小吃店、家电维
修各色店铺次第开张，一点点充实了老
定海城区消费品类的空缺。

烟火气日渐醇厚，清晨，沿街的早
餐铺座无虚席，小贩们有序设摊。午后
的街巷人来人往，人声鼎沸，酿成专属
于东海东路最动人的烟火曲调。一间
间不起眼的铁皮门面，托举着一户户
普通人家的温饱，也唤醒了整条东海
东路的商贸活力。

匆匆光阴，东海东路的商贾变迁，
正是舟山老城区上世纪90年代发展的
真实写照。曾经的国营专营的单调格
局，走向个体商户势头发展的生机盎
然，承载着舟山老定海那一代人的拼搏
与成长。

而今漫步老城区东海东路，商铺
林立，繁华更胜。但记忆里的90年代
质朴热闹的市井烟火，却长留老城心
中，永不消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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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老街的缩影
——东海东路上世纪

90年代商贾变迁
□王玮

当我站在月岙村的村口，望着“月岙
村”三个遒劲的大字，恍惚间竟有些不
敢认。50 多年前的那个五月，16 岁的我
舟车劳顿，辗转来到朱家尖这个偏僻小
渔村时，哪里会想到，有朝一日这个“穷
乡僻壤”会以这样气派的模样，迎接我
的归来。

石头屋里的煤油灯

记得那年五月，我家租住在一户姓顾
的人家，一间半房子，门口搭了个灶间，算
是厨房。放下行李的那一刻，我才真正体
会到什么叫“穷乡僻壤”——没有电灯，没
有自来水，连路都是坑坑洼洼的石头路。
晚上点起煤油灯，昏黄的火苗摇摇晃晃，
照得人影在墙上忽长忽短。

老话讲“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
茶”，在月岙，头一件难事就是水。村里有
口老井，全村人的吃喝用度全靠它。每天
天不亮，井台边就排起了队。一根粗麻绳
系着个小木桶，别人手腕轻轻一甩，桶“扑
通”一声扎进水里，提上来就是满满一桶。
可轮到我，那水桶就像故意跟我作对，怎
么甩都甩不进去，急得我满头大汗。旁边
的阿婆看着好笑，用舟山话念叨着“慢慢
来慢慢来，新手嘛，呒没三分武艺子，咋吃
洋鞍带鱼丝”。我那时还听不太懂，后来才
知道，这是说打鱼都得有真本事，何况打
水呢？

到了夏天枯水期就更难了。我家门口
有个小井，要等到下半夜，山泉慢慢渗出
来，才能接满一桶，刚够做顿饭。那些日
子，我常常坐在门槛上，数着天上的星星，
听着远处的涛声，等着井水慢慢涨上来。

番薯地里的耕耘

白天我在妇女队劳动，种番薯、种麦
子，两季活。农活本身倒不算太累，难的是

“挑”：挑粪、挑柴、挑番薯。
先说挑粪。两个人抬着粪桶，在崎

岖陡峭的山路上走，高一脚低一脚，桶
里的粪便晃来晃去，随时都可能泼出
来。我从小在城里长大，哪里干过这个？
第一次抬粪，走了没几步就腿软，要不
是旁边的阿嫂扶了一把，差点连人带桶
滚下山去。

再说收番薯。两个竹篓子，一头装番
薯叶——晒干了当柴烧，一头装番薯。番
薯沉，薯叶轻，挑起来头重脚轻，翻山越岭
走回家，肩膀磨得通红，汗水顺着脊背往
下淌，把衣衫都浸透了。

最难熬的还不是累，是身上的疱疮。
家家户户都有蚊子跳蚤，我又水土不服，
天天身上长疱生疮，痒得钻心，抓破了就
流脓水。晚上躺在门板上，看着天上的星
河，听着蚊子在耳边嗡嗡叫，身上又痒又
疼，真觉得日子难熬。

就这么着，我跟着村里的妇女们学种
地、学挑担、学打水、学舟山话。从“饭吃了
吗”开始，一句一句地学。学着学着，我竟
喜欢上了这门方言，觉得它硬邦邦的，像
海边的石头，又带着海的咸味。

月亮湾的笑声

“几代生涯傍海涯，两三间
屋盖芦花”。古人写渔家，写的

是诗意，可真正的渔家
日子，是写在风浪

里的。
那时候的月岙，渔民们还是传统的捕

鱼方式。小船出海，全靠经验和勇气。舟山
渔谚说“正月抲鱼闹花灯，二月抲鱼步步
紧，三月抲鱼迎旺风，四月抲鱼洋生汛”，
一年四季，鱼汛不等人。男人们出海捕鱼，
女人们就在家里补网、种地、带孩子。我常
常在海边看他们收网，一网下去，鱼虾蟹
贝活蹦乱跳，阳光下闪着银光。

可那时候，谁能想到，几十年后，月岙
会因为“蟹”而出名呢？

每次回来，我都特意去海边走走。码
头延伸到海里，停着一艘艘机动船，钢壳
铁骨，煞是威武雄壮。村里的老人告诉我，
现在月岙是舟山有名的“专业捕蟹村”，全
村几十多艘渔船，都用流刺网捕蟹，船大
马力足，能开到最深最远的海域，捕上来
的梭子蟹个头大、肉质鲜，人称“月岙流网
蟹”，名气响得很。

我听了直感慨。想当年，我们连吃水
都要等下半夜，现在月岙蟹都卖到全国各
地去了。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不，是半个世纪，翻天覆地。

别墅门前花自开

走在村里，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
眼睛。

当年的石头小平房不见了，取而代之
的是一栋栋小别墅，白墙黑瓦，洋气得很。
家家户户门口都种着花草，月季、栀子、三
角梅，热热闹闹地开着，风一吹，花枝摇
曳，像是在点头笑迎我这个“老知青”。

电灯早就有了，自来水也通到了家家
户户，拧开水龙头，清冽的水哗哗流出来，
再也不用去井边排队，再也不用等下半夜
的山泉。

我找到当年租住的顾家，老阿婆已经
不在了，她的孙子盖了新楼，听说做螃蟹
生意，日子过得红火。他还记得我这个当
年的“城里小姑娘”，热情地拉我进屋坐，
泡了新茶，又端出一盘清蒸梭子蟹，说：

“尝尝，正宗月岙蟹，现在可是名牌！”
蟹壳红得发亮，掰开一看，膏黄满溢，

肉质雪白细嫩。我咬了一口，鲜得眉毛都
要掉下来。

我看着他意气风发的样子，想起当年
顾家阿嫂蹲在煤油灯下补渔网的身影，忽
然就红了眼眶。

乡音未改鬓毛衰

每年清明，我都会回来给父母扫墓。
走在村里，时不时有人跟我打招呼，用的
是舟山话。我也用舟山话回他们，说得还
挺溜。

站在海边，望着远处的普陀山，听着
熟悉的乡音，我常常会想起50年前那个
五月，那个16岁的小姑娘，背着行囊，忐
忑又好奇地走进这个小渔村。她不会想
到，这个当时让她觉得“难熬”的地方，会
成为她生命中最深刻的印记。

古人说“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
可对我来说，月岙不是天涯，是另一个故
乡。这里的石头路、老井台、番薯地、煤油
灯，这里的人、这里的话、这里的海，都刻
在了我的骨子里。

半个世纪过去了，月岙变了，变得富
裕、美丽、气派；可月岙也没变，那股子吃
苦耐劳、敢闯敢拼的劲儿还在，那份淳朴
热情、真诚待人的心意还在，那片潮起潮
落的大海，还在。

临走时，我又回头看了一眼，村口
的“月岙村”三个字在阳光下闪闪发
光。我忽然想起明代诗人王恭写的那句

“潮生孤屿没，月出白沙凉”，只是如今
的月岙，不再是“辛苦坐沧浪”的旧模
样，而是“一村风景胜，绿柳护长堤”的
新渔村了。

月升月落，潮去潮来。五十年弹指一
挥间，月岙的故事，还在继续。


